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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花啊！
这样小的苔花！
学子啊！
将你平凡的往日与它相比，
可是一般地微不足道？
苔花啊！
为何缄默无声，
为何独自开放？
你本是崭露锋芒才对；
屏蔽人言，追求真我！
原是要开出你的傲气来。
苔花啊！
既生了，便开着！
开放自己的色，
开遍自我的风！
释放出你心中的激情，
喷射出你胸口的烈火！
苔花啊！
微小并非你的阻碍，
你仍开的热烈，开的自由！
开吧，你怎能不开呢？
请将你的鲜妍，
不息地带给少年，
培出青春的盎然，
育出特别的诗篇！
苔花啊！
你如米粟小，却胜牡丹颜。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
朝。”春花谢了，夏鸟飞了，我在炎炎夏日
中告别了小学，又在秋雨绸缪里走进中学
时代。

在没有经历离别之前，我们的悲伤显
得有点幼稚，可离开后，我发现我对一些
事物和人的思念远远比思想中的浅薄，可
能在毕业那天流完最后一滴眼泪后，我的
留恋与念想就被冲散了，变得凌乱，永远
留在那一天。

就像《读者》中的一首诗“我送你一朵
花，你说它枯萎，但我觉得枯萎也很好”。
忧思为墨汁，期盼为笔杆，我书写下六个
字——“我的中学时代”。开学那天阴沉
沉的，很凉，很冷，也很忐忑。不知怎的，
有点期待，有点失望，也有点茫然。教室

很宽阔，但也很陌生，少了些许熟悉与温
馨。窗外飘来一阵风，淡淡的，带来一点
惆怅，带来一点泥土的气息……

第二天，正式开启晨读晚习的生活，
天气好起来了，一切又有点蓬勃，有点可
爱，慢慢地，我好像有点喜欢这个学校
了！很热，很活力，阳光透过树叶洒遍整
个校园。突然，一片阴影投下来，抬头看
去，已经笼罩在一片绿荫之下，所有事情
都慢慢熟悉了起来。穿过一座小花园，
食堂内人声鼎沸，热闹，极具烟火味。红
色的跑道，高挺的旗杆，壮观的教学楼，
仿佛一切都具有生命力，帮我们快速地
融入这个鲜活的校园。天空是澄澈的，
它将光洒在那些新生的面庞、背影。千
篇一律的校服上，包裹着一个个有趣的

灵魂。
时光稍纵即逝，当时针指向八点半

时，铃声“丁零零”地响起，小小的走廊瞬
间拥挤，喧嚣。同学们一窝蜂似的涌出
教室，迫不及待地向家的方向奔去。

月亮早已在窗外等候，时不时笼在云
团之中，看起来更加朦胧神秘。它高悬在
漆黑的幕布之中，望过去更添清冷高贵。
路边的小吃摊前早已围满了学生，食物弥
漫的香味刺激着味蕾，让人垂涎三尺。

温暖的晚风轻轻带过，风里不再只有
惆怅，新添了朴实，新添了期盼。

泰戈尔在《飞鸟集》说过一句话:忧思
在我的心里平静下去，正如傍晚的暮色降
临在寂静的山林之中。我渐渐地开始期
待，也开始了我的梦想……

天色不暗，但也不干净。山头上的
那一片，被云盖住了。那云也不净，白中
掺着灰，一簇一簇，聚拢在一起，轻得像
蛛丝。

天气日趋寒冷，开春时的粉霞烂漫，
盛夏时的绿海荡漾，深秋时的红蝶漫舞，
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徒留下再一次凋零
的山头，树木也枯了枝叶。远远望去，并
不标致的枝干上散着密密的黑色小伞，
两三棵挤在一起，倒不显得单调。人们
常说松柏常青，应季的花儿谢了，叶子落
了，便也只剩下它们了。是的，除了大片
大片裸露的红黄泥土之外，就剩那些四
季常青的松柏了。小的挤在山坳里，不
露面，只隐隐现出冒尖的枝丫；大的多在
半山腰，高高大大，错落有致，有细尖的，
有矮壮的，也有匀称苗条的。定睛细看，
也有那娇小玲珑的藏得严严实实，偏是
不让人找着。

这山连着那山，那山也环抱着这
山。偏又好像有什么利器，在两边各砍

了一下，霎时断成两截，留下一条怎也弥
补不了的疤痕。山疼得发狠，却又怎也
合不拢那断开的地方，只能忍了疼痛，任
那伤口逐渐加深，变成了沟谷。日子久
了，种子落地，开花结果，绿草疯长，树木
安家，昆虫在草地里落了窝，那条沟谷又
生机勃勃起来。

山很丰盈，也很贫瘠。这里不是交
通要塞，也非经济重地，或许这山一开
始也曾闪耀着青春的光泽，但终究还是
架不住长时间大风的摧残、暴雨的冲
刷、人为的破坏。嗯，是的呢，它也老
了。旁逸斜出的山的“分枝”，聚拢在一
起，形成一条窄窄的滑道，枯草爬满了
中心，却没有攀上脊刃，又或许是因为
那里太陡？一处的石块隐隐有形，错落
有致，末节的像水滴。传说有位皇帝发
现这里有龙脉，便命人昼夜不停挖了好
几日，终于将那龙脉给挑断了。我却疑
心那里睡着一条蝎子，时间长了便要出
来咬人。

清晨，我放飞一架纸飞机，
它飘荡在操场上空，摇晃不定。
许多双眼睛盯住了它，
许多双手臂伸向了它，
都被它巧妙地绕了过去，
掠过的天空，太阳便冉冉升起。

上午，我放飞一架纸飞机。
它旋转着飞了出去，
又盘旋着轻盈落下，
压住了谁摊开的课本
和未写完的笔记。
半块橡皮与它相近着私语，
却被一只手粗暴打断，
不耐烦地扔了出去。
呀，真是对不起。

下午，我放飞一架纸飞机。
它向走廊尽头冲去，
却被来往的身影冲散了气息，
最后可怜巴巴地躺在地上，
听着欢声笑语，
忍受着身上那几只脚印。
别叹息，我马上把你擦净。

黄昏，我放飞一架纸飞机。
这次，它终于乘风而起，
浮过拥挤的人群，慢悠悠向上飞去。
愈高，愈远，渐渐消失在夕阳边际。
它会披上一层光织就的纱衣，
我想，我们的青春，也应在那里。

在目之所及，在遥远的天际，
总有一天
我会迈向那片辽阔的土地。

在我的家乡，玉米，是很受欢迎的食物。
“当初夏蝉鸣时，是玉米甜香时刻。”

每逢蝉鸣六月，田里的玉米秆长得足够
高了，微风拂来，玉米秸秆轻微碰撞，发
出阵阵的沙沙声。玉米须子长了出来，
发出玉米特有的香气。这股香气，挑逗
着人们的味蕾，使玉米成为我们的珍馐
佳肴。

每年的初夏时节，当地里的玉米长
出须子时，我们就会在爷爷慈爱的目光
中，穿过公路，跳进田地，骑着或抱着玉
米秆，将已经发出红穗的玉米挑出来，放
进竹筐，临了还不忘抱着玉米秆嬉闹。
当竹筐再也承受不住玉米的重量，摇摇
欲坠之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往家走。

回到家中，爷爷就将玉米放入水缸
清洗，还不时地把坏的挑出来。奶奶将
柴火放入炉灶，点一把火，把锅架在灶
上，在锅中倒满水。看着柴火像小孩似
的蹦跳嬉闹，我更加迫不及待。而沸水
与玉米在此时也一见如故，像朋友一般
迫不及待地相拥。接着爷爷一个帅气转
身接过奶奶手上的锅盖，潇洒地盖上。

炉灶中的木柴一批接着一批，玉米
的色泽也逐渐变得黄亮，一股玉米的清
香自锅盖间的缝隙悄悄溜出，挑逗着我
们一众伙伴的味蕾，口水都快要流成小
河。终于，玉米冒着热气，盛进盘子之
中。我与伙伴们也饿虎扑食似的疯抢起
来。

当年那种玉米的味道，已经没有办
法再用任何一种方法复制出来。

去年的重阳节，在父母的陪同下，我再
次与已经长大的伙伴们相聚在田野。微黄
的叶子仍然散出玉米的香气，枯黄的秸秆
已无法支撑起我们的重量。微风拂过，秸
秆相互碰撞，传出悦耳的沙沙声。煮玉米
早已成为我对家乡记忆中的烙印，刻在我
脑海里。而那独特的香甜，也早已留存唇
齿间，历久弥新，挥之不去。

膝盖处的伤依然很痛，不记得那天是
几月几日，只是觉得那天的天很蓝。

——题记
人群一阵骚动，不少人露出了凝重的

神情。大脑一片空白，茫然地拖动双腿到
了起跑点，手心不知何时出了许多汗，风
一吹，使我打了个寒颤。体育老师站在一
旁，神情严肃。“这一次检测，无论发生什
么，一定要坚持下去，你不是给我跑，是给
你自己，不管跑得怎么样，不要放弃！”

发令枪响，我如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
去，把大部队甩在身后。速度很快，喘息
不怎么剧烈，身体消耗都跟得上。没啥大
问题，我对自己说，步伐越来越轻盈，迈步
向前，感觉自己正在飞。超过最前面的第
一名，我脸上露出了欣喜的表情。保持节
奏，我暗暗地告诫自己。

风从耳旁吹过，阳光抚摸着大地，极
速起舞的燕子从眼前掠过。我睁大眼睛
看着前方，四周的景物都在飞速地倒退，
奔跑的感觉令我心中感到十分畅快。第
二圈开始了。跑着跑着，忽然感觉面前的
景物摇晃了一下倒了下去。我晃一晃有
些发晕的脑袋，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想
要动身爬起来，一阵剧痛。

“你还好吗？”温暖的话语如同冬天的
阳光照耀着我，因为阳光的刺眼，我眯着
眼睛看清他。刚才起跑时我一直想追上
的人，一直领先于我的对手。

“你怎么了？”
“我起不来了，你快跑吧，后面的人追

上来了。”我摆了摆手，示意他赶快跑。
“我扶你起来。”他的目光那样坚定。
“你快跑吧！”
风吹过来，我的眼睛眨了一下，又赶

紧扭头背对着他，他觉察到我的异态。
“怎么了？”他出声询问。
“没什么，我眼睛进土了。”我急忙揉

了揉眼睛，在微风中，我揉碎了自己的几
滴眼泪。

咬着牙，我试探地跑了几步，细密的
汗珠挂满了额头。

“放弃吧！你每跑一步都钻心的痛，

你已经落后其他人太多了，放弃！继续跑

下去，没有任何希望，放弃……”

“我和你一起跑，生命的意义像马拉

松一样，不管结果如何，一定要坚持下

去。”一句话犹如当头棒喝。他扶着我，迈

着小脚步耐心地等我，微笑着给我鼓励，

我深呼一口气，忍着剧痛向终点跑去。
“最后一名，6分54秒。”

我看到了同学们脸上的敬佩，老师眼

中的赞许，蓝天对我们的抚慰。

秋天的故事
环县第五中学七年级7班 慕馨怿 指导老师 杨苏洲

凝望
静宁县第一中学高一 马淼丹

我们的马拉松
环县第五中学九年级10班 王继凯

指导老师 寇永军

纸飞机
兰州一中高一3班 李梓萌

苔花
兰州一中高一6班 王哲檀

《玉米，老家的味道》
兰州市五十四中八年级10班 张峻挺 指导教师 蒋静


